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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的形象 出现在 觴威的 ^ 机与祐 


西 格明德 .温 _特 出生于 瑞典的 - h 高级知 识分子 家庭. 母 杂是圩 麦人， 通 晓三国 语言， 
是 位卓有 见识 的尤家 闺秀， 而她 的父亲 更足挪 威考过 学研究 的开拓 者之、 在这 样一个 家庭出 
生无疑 对任何 一 t 孩子 来说， 末来 都是充 满了阳 光和希 望的， 她 进这个 幸福大 麵张女 ，由 
于父亲 工 作的关 系她们 一家人 给常热 会走南 闯北， 在 这位天 才的史 学家父 亲的影 响下， 温寒特 
: 在 年幼的 时候就 不仅对 揉威 中世纪 ^历 史有 了很猶 盯解和 认识， 甚至 还通晓 了挪威 萨迦糧 
獅 ，継亂 

不过， 西 格丽德 温 塞 特年幼 时的兴 趣井不 在她日 后从事 的写怍 上， 那时 她疯 狂地 爱上了 
绘面， 并且雄 孩童时 期就挪 出了她 在这方 面卓越 的天赋 和才軋 而 历 史和考 古在她 眼中始 
终都像 是一种 可以让 人永不 知疲兼 地去追 寻的游 戏* 她在 这方而 的敗感 頻学 习能力 几乎原 样地 
克隆了 她那位 著名的 父亲， 

两 岁时， 溫塞持 随父母 撤到了 现戒时 ^ ■都 克里 斯丁亚 那. 这里气 挨温和 空气宜 搬迁的 
原 闶却并 不像这 里^气 候一洋 让人, 温塞特 的父 亲因 为长期 折磨他 s 神经 性疾病 ㈢ 益 
严重而 不得不 远离他 一直热 爱__ 事业 ■ 在溫 塞特生 命中时 前十一 年里， 她 几 乎毎天 都生活 
在父 亲渊博 的知 识和沉 重的病 痛折磨 的阴拓 之中. 对人 与命运 flm 争， 生 与死的 思考在 渦塞特 
最初 的人生 埋下 了灰色 的阴影 • 

如 果没有 姐塞持 十一岁 时的那 次家庭 变故. 也许 我们将 会永远 地失去 位伟大 的作家 ，代 
!之 以一 个风 格轻洗 JI 乎 女板奥 奈式的 K 景 M 家。 父亲 S 狭然 离世. 让这个 原本幸 福的家 庭突然 
地 失去了 生活的 支点， 母 亲不得 不以 一己 柔弱的 肩勝承 担起了 这个庞 大家庭 的生活 亟担， 一个 
孤身的 母亲要 用她败 薄的 收人拉 扯大她 〒个尚 且年咖 Wr 儿. 可想 而知她 们的生 活是何 等的艰 
难辄 鮮。 

因此， 身 为长女 的西格 丽德， 温塞 特不得 不在过 早的年 纪就承 担起了 家庭和 生活的 重担# 
中学 毕业之 G , 她 便毅然 放弃了 上大学 A ■会进 入了一 所秘 书学^ 在接 受了一 年的专 业抬训 
之后， 十六 岁的溫 寒待便 进人了 噱德 国人开 办的工 程公司 • 她得 到了一 份繁琐 P 1. 聊 的秘书 
工作， I 年的秘 书生涯 使她使 为了 一个专 业的打 宇员， 这 P 段会 ih 所有人 都丧夫 梦想的 口子, 
她似 乎感受 到了人 生最初 的阴趣 期已经 到来， 而 这个漫 长的时 期就像 冬岷. 一 梦便是 十年. 

如果没 有这次 重大的 人生 转折， 温解 fJW 名宇 也许将 幸福却 默酞无 闻地消 失 在了历 史的阁 
冊 之上， 如一 支美丽 却棚短 暂的夜 来香， 从某种 总义上 来说是 历史选 择了西 格丽德 • 混 寒特. 
这 种选择 几乎如 S 日惊 雷一般 + 设有 片刻的 迟疑， 如 此干桅 利落. 她也将 以一个 女人所 能经历 
过的悲 苦人生 成就了 1 充溢了 一代人 血泪的 永恒文 宇， 


S 塞特 的故择 


时 间的魏 獅 f 在 充_腦 人 M 路 之上， 

从 秘糊天 >:! -州湖 赃。 

十 年的由 、公室 生涯对 T 溢塞恃 来说起 T - 种 折磨， 秘书 工作的 繁琐与 程式化 
也常 常让她 烦恼。 可这 份工作 对她是 否适合 已经不 在她的 考虑范 围之内 了 ， y 
前 她考虑 的只是 能够尽 力帮助 母亲并 且养活 她们一 家人。 虽然这 些事务 性的丄 
作让她 有时会 觉得自 12 是 在浪费 时间和 育春， 可间 接地她 也从这 种有条 不素的 
办公室 亊务运 作中潜 移默化 地学会 了一套 系统地 丁作和 团队中 的组织 协调能 
力， 事实 上这为 她日后 成为一 ^合格 的大家 庭的脊 梁骨和 担任挪 威作协 主席的 
工作 打好了 坚实的 基础， 当 然这是 若干年 后的后 话了， 可 人生的 许多次 tflis 都 
始丁一 次次人 们无意 间的个 人选^ 

在这段 秘书生 涯中， 她深切 地了解 到了社 会底层 人们的 生活， 人与 人之间 
细密却 微妙的 复杂关 系， 在 她的不 懈地细 心观 察中渐 浓抽在 她头 脑中便 形成了 

成就 她日后 深刻却 独到风 格的个 人生命 体验。 因为 工作的 性质， 她 会和各 
种各 样的人 打交道 ， 而这 4 她从拍 1 j 大谙熟 于心的 历史文 本似乎 又形成 了某种 
契合 D 她发 现人类 _运 和生活 几千年 却如一 日， 生与死 在若干 的肉体 之上进 


行了千 年如一 H 的演 绿， 而命运 的苦痛 和孤寂 感却从 未因此 
改 变过. 于心的 一种时 代下的 娜， 形象 便在她 ^中 
日益丰 满起来 。 

她突 然问便 如卜个 顿悟的 僧人一 十六 岁那年 她拿起 
了手中 的笔， 没有 像大多 数文艺 資年开 始创作 生涯的 肝端那 
样， 她 的第一 3 昨品一 写便是 六年， 而 她的这 部处女 作更是 
以中! 《 纪 的斯堪 的纳维 业为背 聚的长 箱 小说 ^ 这部耗 尽了她 
心力的 “历 史巨著 ' 不 仅隐含 了她对 父亲的 深深怀 念更包 
含了船 相阶 永讎去 了的年 代的蘭 Ji 麵怀 e 

这 部长箱 巨 著产生 于她白 H 繁 重工作 后的无 数次熬 史守 
夜， 就在一 盘靑灯 之下那 个年轻 的女性 的身彤 却如中 世纪一 
个执著 而朴 实的 农夫， 醜守 着身卜 的这片 土地， 曰 以继夜 
地耕 作着， 洒下了 种子等 待着收 获。 而秋 天尚未 来到， 手稿 
被拒的 毁灭性 打击便 不期而 至了。 而亊 痛两年 之后， 直到她 
的另一 品的 诞牛才 让她 威的文 露 了头角 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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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cgCIlLl 传奇 



出现在 漫画中 的温基 枵 


溫 塞特在 6 己的 书癆. 



在離 的战争 面前， 

个人 的悲苦 就只是 人赔 难历 史的一 

作为一 个女人 也许西 格丽德 ■ 温塞 特的个 人经历 总是 能嗛取 许多平 常人的 眼泪, 
而作为 一个曾 经经历 过两次 世界大 战的人 来说， 温塞特 所显示 出的作 为一个 人的生 
存的 勇气和 尊严无 疑又逛 it 人钦 佩的。 

早在 1930 年西 格丽德 。 組恶 時就曾 发表文 希特勒 的残暴 行径， M 年 她的书 
藉在 徳国就 - 直作为 禁书被 当局封 闭着， 而在 1940 年的 4 月当 德同军 队终于 开进 了挪 
威的 土地， 她 也被迫 逃亡到 / 中立 国的 瑞十。 作 为挪威 眾队的 一名军 官， 她 的长子 
安德 斯在战 争中不 幸被德 闻纳梓 击毙， 而 此前她 那久病 不愈的 女儿也 在二战 爆发之 
前就 匆匆地 离开了 人世. 在 经历了 丧父之 痛的温 塞特进 人中年 之时又 迎來了 她人生 
中 又一个 艰难的 时刻， 她 囱 为丧子 之痛而 联想到 了战争 中无数 位和她 有曹相 似经历 
的 母亲， 她带着 她仅剩 下的一 个儿 子來到 了美国 。 



战争 期间他 们举家 迁往美 国的行 为对西 格丽德 ■ iQ 塞特來 说无疑 是一种 对强暴 
势力 态度上 更趋干 反抗的 表示， 她 不再仅 仅是为 了她自 己 和孩子 寻找一 个安身 之所， 
她 要为所 有在战 争中失 去了亲 人的女 性发出 正义的 呼声， 为翊 跸流亡 音的犹 太人讨 
[51 —个公 在此 后的岁 月里， 她不断 地在各 地进行 演讲， 迮 报纸上 发布声 讨战争 
罪人的 文韋， 在 残酷的 生活面 前我们 看到的 是一位 H 益坚 强的 母亲形 象而非 -个凋 


人对女 性的认 识有了 一个更 为深刻 的了解 a 

相比 较与她 同年出 牛的弗 吉尼亚 ■ IE 尔夫 和窃姆 
斯 • mm, 叹格 m 德- 温 塞特似 乎是独 辟溪径 -m 
选 择了一 条与 众不同 的道路 a 在她的 写作 当中， 充斥着 
在严 谨的 历史背 衆下生 存着的 活生生 的历 史人物 ，这些 
历史 人物+ 仅比现 实中的 许多人 ® 鲜活， 甚至更 像运在 
一个果 体中生 存着的 11 人' 这种 1 < 人” 的特征 便是整 
个危机 四伏的 欧洲丄 地上诞 生笤的 u 弃儿， 的形象 ，这 
种 对吋代 道德沧 丧世风 H 下 的忧虑 感与若 干年后 的那批 
芙国 “烤悼 的一丨 r 的 诗人们 相比， 西格 丽徳. 温塞特 
的个人 写作在 当时就 显露出 了某种 史具存 跨时代 意义的 

wmmwmi. 

而麵在 肴来西 格丽德 ■ 温塞 特的创 作既是 挪威的 
民族的 又更像 是关注 于 孩个 人类世 界的， 那些她 书屮表 
现的 人物既 像是存 丁古 代的， 也更像 是活于 当今的 。 因 
为普天 之下的 人们都 对她作 品屮反 映出来 的这种 存于整 
个 人类命 运中的 M 共感" 产生了 共鸣’ 才 使得若 千年后 
的 今天还 有大 批的人 们还在 继续地 读着她 的作品 ，感叹 
着人类 命运的 悲欢离 合和她 作为一 •个 女性作 家所表 现出 
来的卓 越的勇 气。 

如 果说， 西格丽 德 ■ 温 塞特作 品的伟 大源于 她丰畜 
的历 史学养 倒不如 说是源 自生活 对她的 “序待 '命运 
让她在 短暂的 一生当 中’ 经 历了若 千人， 若十个 命运相 
加才 能经历 完的悲 苦， 就像中 国古老 哲人曾 说的： “天 
将降大 任干斯 人也. 必先 苦其^ 志， 劳其 筋脅， 俄其体 
肤， 空 乏其身 / 

凤雇 iM 磐 之后， 她 所得到 的将是 永久的 自由与 龙生。 



七年 之痒， 

几乎 到了三 十岁的 年纪西 格丽德 .温塞 特才真 正 地迎来 r 她 的初恋， 那个 夺取了 她芳心 的男人 揮威的 画家^ 这个 男人不 仅赢取 了_ 
的芳 心， 还把她 迎进了 结婚的 +瞌。 而事 实上这 次恋情 的最初 其实册 雨 并不算 顺利， 他们 凡 乎楚 一见 钟佾、 而当时 那位- 家已錄 是三个 孩子的 
錄了， I 

西 格阑德 塞 特在那 - 年迎来 了她职 业写怍 牛涯的 到来， 她 得到了 一笔不 错的妗 费可供 她游历 欧洲 -年， 在众多 的成市 中她则 义无反 _ 
选择 广罗 马 这个嫌 父母曾 生活了 苦干年 的城市 a 带 若怀旧 的情嫌 她来到 广 这个梦 之城， 她 沿着父 母曾走 过的足 迹一步 步地 或着 她灵 魂的根 。 
奇 麵是在 这个南 欧的城 不仅 没也让 她感到 絶望的 陌生， 甚 至很快 他她 就在当 地交到 n 午多文 艺 界的 朋友， 而就 在这个 对刻， 画家安 德斯? 
卡斯 _斯 • 斯 瓦斯塔 出现在 了她的 生命乳 

斯瓦斯 塔比温 塞持人 九岁， 已婚， 他现 任的妻 子和刪 三个 孩子当 时都住 在挪 威， 不知 道是命 运的巧 合还足 宿命 的汝分 ， 让他们 JLf ■不 可抑 
制的 走到了 一起， 他用了 三年的 时间才 结束了 J : 段婚娴 和温塞 特缔结 连理， 初恋和 她生命 中的这 次唯—— 次婚_ ^到 来便是 十衡 大耐 辨的 
家 庭中产 生的， 斯 « 塔带 t 他的 7 个孩子 走进了 她的生 命， 其屮还 包 括了 一个想 有先又 智陣的 儿子。 

可想 而知， 这个 复杂的 家醒给 个年轻 女件 所帶 来的 m 力和烦 恼。 不过 新婚的 快乐 a 乎代替 了怍为 -十大 家庭主 妇的复 來心理 。她以 mt 
碌却 fl 序的方 式和开 放而乐 m 态度 经赶 苕她那 个新兴 地庞大 家庭， 此间 还有新 老朋友 的来汴 不断， 在这 个充满 r 母性的 伟大 女性 的照 颟下 ，他 
们幸 摒了很 多年， 

随后的 儿年时 问里她 也为斯 e 斯塔 生下 / 三个 孩子， 两 个儿子 和一个 女儿。 可命 运似乎 总足捉 开人， 当 她产下 -计孩 子时， 他 fn 的樹 
寬告了 结束， 从结 婚到离 婚也只 l 年的光 时这唯 俯 一次舰 卸像一 ibic 恨的 烙印一 西格丽 德 ■ 温_» 从一个 女孩儿 而成为 
了 t 成熟的 女人。 对幸 福的思 考和人 性的复 杂性 她有了 更为深 刻而貼 己的 认识， 这段从 幸福到 灰暗的 痛苦经 W 让她 在今后 的作品 中也带 h /— 
_ 茧的 现实主 义色彩 6 

斯瓦斯 讲离开 了， 溢撕滞 狞她的 ‘一: 个孩 f (命 运似乎 杯意捉 弄人. 她的 第:: 个孩子 也是 啡一的 女儿舰 有 先灭的 智障） 使到 r tms^i 
世陪绝 时大房 n 也正 显在这 一年， 她终？ 卸下 了那个 ra 了她 名年的 沉隶地 市 色 包袱、 专 尤 子照 贼她 的孩 f 们和 _ 他个人 的写作 牛满。 

禆经 舰难 为水， 惟侖经 j 力现 实的 作品才 醒足 现出她 对生活 深刻的 认识. 也 惟有她 手中的 料素笔 才能说 尽她 对生 活的永 +放氣 


j. y ^— IMlfcBt •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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